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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因应时代要求，走向时代前沿

张琳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是我国成立最早、成果最丰、最具有影响

力的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

2020年10月19日是中心成立3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到来之

际，中心主任陈弘教授和副主任张琳博士就中心35年来的历程和发展进行了

回顾，并对中心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展望。

张琳：陈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从成立到今天已经整整

35年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几乎完全不存

在，我们是怎样从无到有将中心建立起来的呢？

陈弘：是的，不仅在我校，而且在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确实经历了一个从

无到有，从边缘地带走向成长和成熟的历程。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教育部为提升我国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在全国

范围遴选优秀的英语专业教师出国培训学习。经过层层严格选拔，1979年，9

位既具有优良思想品德又具备出色学术水平的年富力强的教师被选派往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学习。我校的黄源深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师从澳大利亚文学研

究权威学者利昂尼·克拉默教授。

在两年的学习期间，黄老师深入研究精彩纷呈的澳大利亚文学，体察澳大

利亚独具特色的文化与风土人情。学成回国后，黄老师克服种种阻力，在华东

师范大学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并且招收、培养我国第一位澳大利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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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86年，澳大利亚前总理、中澳关系成功发展的奠基者高夫·惠特拉姆访

问中国。在前一年，惠特拉姆就访沪行程提出要求，希望在上海访问期间来华

东师范大学参观考察澳大利亚研究情况。这促成了我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于

1985年正式挂牌成立。

惠特拉姆先生在访问我校期间，对黄老师所开展的澳大利亚文学教学与

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的亲自支持下，澳方开始对中心长期捐赠大

批图书资料。

就是这样，我校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应运而

生，成为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的先头兵之一。黄源深教授可谓是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

黄老师的学术成就在国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界得到了普遍的称道。早在

1986年，黄老师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1997年，

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这两部著作一经出版，在国内外产生

很大影响，之后分别修订再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显

示，《澳大利亚文学史》位列“外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十名”。利昂

尼·克拉默教授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高度评价，认为本书的编选显示

出黄源深老师“卓越的判断能力和机智敏慧”。

对于澳大利亚文学，黄老师所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和介绍，他还提出

一些新的观点，如将帕特里克·怀特同时期一批具有相似文学思想和风格的

小说家进行分类，归为“怀特派”作家等，得到世界文学界的认同。

在黄老师的指导和引领下，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涉猎广、见解

深、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学者。

张琳：我们中心设在外语学院之下，澳大利亚文学必然是我们最重要的

特色。但是，现在我们中心的研究范围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文化研究，已经

成为一个多学科的中心。

陈弘：是的。黄源深教授从一开始便具有非凡的前瞻性和敏锐的战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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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式成立后的中心挂靠在当时的外语系。但黄老师的战略思维远远超越

了澳大利亚语言文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很早就将中心定位为跨学科、多领域

的国别研究中心。从一开始，中心研究人员除英语专业外，还延请了历史系、

经济系、教育系、地理系等系所的专家、学者加盟。澳大利亚政府、合作高校和

友人不定期地向我们提供赠书赠刊，我们也有意识地扩大这些资料的学科范

围。中心藏书的领域除了文学和文化，还大量涉及澳大利亚政治、外交、经济、

历史、社会、教育等。

在20世纪80—90年代，高校出国交流机会十分有限，尤其是文科类的学

科，出国机会更少。我们的澳研中心拥有较好的国际交流条件，能够派送不同

专业和学科的专家、学者赴澳大利亚从事进修和交流，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

件，他们也借此建立起各自的学术人脉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心开始出版“澳大利亚研究”系列丛书，包括《当

代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经济》《澳大利亚教育》《中澳关

系史》《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等，还有被收入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

丛书”的《从孤立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等。如此广阔的学术视野和

多元的格局，在当时我国从事国别研究的机构中是不多见的。

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心很早就有能力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对澳大

利亚的诸方面，尤其是中澳关系方面开展研究，以各种形式推出研究成果，发

挥重要的咨政作用。

我们始终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并不是囿于象牙塔中的个体的学术行为，

而应当经世致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张琳：但是当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仍然来自英语系，学术背景主要是

英语语言文学，那么我们是怎样进行突破，实质性地拓展我们的学术领域，并

能够有高质量的学术产出的呢？

陈弘：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黄老师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我们就已经

开始着眼切实对研究领域进行拓展和突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澳交流合作日趋紧密，澳大利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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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也有重要的发展。我们意识到，必须紧紧扣住时代脉搏，站在

时代前沿，运用我们的智慧，敏锐地观察和判断中澳关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

题，做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工作。

事实上，英语专业的学术背景和对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深入了解给我们

开展国别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硕、博研究生们大

都语言功底扎实，阅读速度快，听力和理解能力强，能够及时、快速地掌握相关

信息，并做出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同时，由于我们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

民情有深入的认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在澳大利亚进行长

期或短期学习、研究的经历，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所做出的判断往往

视野较广、认识较深、观点独到。

换言之，对于澳大利亚以及相关的问题，我们能够发现它与众不同的地

方，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和加拿大、新西兰相似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以此

为出发点，我们就能对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问题有明确、精准的分析，从而得

出较有见地的结论。

近二十年来，我和中心副主任侯敏跃教授紧密合作，大胆创新，引导我

们指导的硕、博研究生们拓展专业学习领域，深入研读相关知识和理论，对

澳大利亚的诸方面，尤其是中澳关系、澳美关系、澳亚关系等进行有针对性

的研究，发现问题，寻找方法，提出解决方案。侯敏跃教授长期研究中澳

关系，尤其是两国经贸关系，对于澳大利亚政治问题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

诣。同时，中心成员还有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知名澳大利亚

问题学者汪诗明教授，为我们对澳大利亚政治、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支持。

张琳：陈老师，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您本人是研究澳大

利亚文学出身，在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有着精湛的造诣，在国内外

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是什么促使您成功转型，专注研究澳大利亚政治、外

交和经济，尤其是中澳关系的呢？您在这个方面有哪些有效方法可以给我们

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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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我从1987年开始师从黄源深教授，学习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但

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黄老师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术领域单一、狭隘的学者。开

始澳大利亚研究以后，我在黄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和他合作撰写《当代澳大利

亚社会》《从孤立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等专著，在此过程中广泛研

读了澳大利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的

学习，对澳大利亚的多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关于澳大利亚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

特里克·怀特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的。之后，除了发表澳大利亚文学方面的论

文外，我还编写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专著，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

但是与此同时，我本人对中澳关系和其他相关问题长期密切关注。

1991年，我得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亲自支持，应邀访问澳

大利亚。1994年，在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访华期间，我担任他的翻

译，在和他的接触中对澳大利亚政治和外交产生了强烈兴趣。在研究澳大

利亚文学的同时，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关注澳大利亚政治、外交、经贸等问

题的动态。每次赴澳访问，我都会购买、复印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些澳

大利亚朋友，包括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议员、驻华大使、驻沪总领事和智

库学者进行交流探讨。此外，我还得到了我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倪世

雄教授的指点。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起，中澳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而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之一，我们显然应当承担起自己的重要

使命，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为增进中澳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推进双方积极、建设性的合作往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和重视，也得到国内外

学界的积极评价。我们在中外主流媒体频繁撰文和发声，包括中国中央电视

台英语频道、凤凰卫视新闻台和资讯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

《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东方卫视、深圳卫视、《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

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电台、《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锋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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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时代报》《南华早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路透社、法新社、英国《金

融时报》、印度WION国际电视台等。

张琳：您刚才提起中心的对外交流，这是我们能够拓展研究领域，深入进

行研究的重要渠道。在这方面是怎样开拓的呢？

陈弘：中心成立后，得到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大力支持。澳大利亚驻沪总

领事馆对黄源深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十分重视，为我们教学和研究提供了

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早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中心的藏书较为有限，学校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澳大利亚图书更少。有鉴于此，澳大利亚领事馆对我们开

放他们的图书室，我们凭领事馆出具的邀请信进入其图书室借阅书刊和影像

资料。每隔几周，领事馆会把澳大利亚的出版一段时间的报纸杂志赠送给我

们。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

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所属的澳中理事会是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的机构，旨

在推进两国的相互了解。澳中理事会对我中心提供了长期支持。早在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澳中理事会就向中心派送澳大利亚研究学者，常驻中心，为我

们提供澳大利亚方面的课程教学，并且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我

们还通过申请澳中理事会项目资助，出版和翻译相关图书，派送师生赴澳大利

亚进行研究、学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校和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旧译拉筹伯大

学）开始开展合作交流。30多年来，中心先后同乐卓博大学的英语系和亚洲

研究系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末，中心和乐卓博大学合作开

展的“华人对澳大利亚联邦进程的贡献”项目获得澳大利亚政府30万澳元的

科研项目资助，中心多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通过这个项目前往澳大利亚从事

学术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心和澳大利亚高校的合作更为紧密。中心几乎每位

硕、博研究生均有机会赴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学习，合作高校则从过去的一所

（乐卓博大学）扩展到了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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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瑞大学等多所，经费来源也有所扩展，更加多元化。

近二十年来，中心还同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澳大利亚

研究机构和学会进行合作，尤其是华东师大在美国的合作高校圣奥拉夫学院。

圣奥拉夫学院是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我本人曾经在该校从事过两个学期的

研究工作。2010年我在该校访学期间，与该校负责人和学者开展了积极磋商，

圣奥拉夫学院同意从2011年起每年接受中心两名研究生从事澳美比较研究，

为中心的研究生提供免费住宿、生活费、美国国内调研旅费等支持。和该校的

合作对推动中心对澳美关系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琳：您能谈谈我们的另外两个中心新西兰研究中心和亚太研究中心

吗？这两个中心是怎样成立的？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关系是什么？

陈弘：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同处南太平洋地区，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传

统，相同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性，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们研究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新西兰的方方面面。

2002年1月，当时我参加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举行的澳大利亚国庆招

待会，遇到了时任新西兰驻沪总领事、现任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女士。在

我们的共同策划下，是年5月我校成立了新西兰研究中心，时任新西兰教育部

长、现任新西兰国家议会议长特莱佛·马拉德亲临我校为中心揭牌。这是我

国成立的为数不多的专门以新西兰研究为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中心成员来

自我校外语学院、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人文学院等院系，目前我们和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交流。中心已有相

当规模的新西兰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藏书。目前，中心开展新西兰

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心编写的我国第一部《新西兰研究》教材

于2020年出版，编写的第一部《新西兰蓝皮书》也将于2021年出版。中心研

究人员积极撰写咨政报告，频繁在中外媒体撰文发声，就中新关系和新西兰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见解。

我们一直认为，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研究应该置于一个更具有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相关性的整体语境中进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孤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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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应当将相关研究与地区、世界，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结合。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等区域性经贸合作组织的发起国。因此，我们以点带面，从对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国别研究入手，进而带动区域研究，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的。

2003年，我们向学校申请，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当时其实还

没有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概念，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么做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心成立后，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

张琳：这样看来，我们的学术道路确实越来越宽广了。根据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 2017 年颁布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外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下设的学科方向得到了扩展，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和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

向。这样，我们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正式纳入了外语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领域。

陈弘：对，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如何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因应时代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并

且必须尽快进行战略性变革的。

30多年前，当黄源深老师和其他8位学者从澳大利亚回到各自的高校开

始进行澳大利亚研究和教学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就是在

这样一张白纸上，他们绘画出了又新又美的图画。在短短30年内，我国的澳

大利亚研究中心从一开始的七八个，到今天的近四十个，澳大利亚研究已经成

为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的重要研究和教学领域。

今天，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和研究机构，

更是国内最重要的澳大利亚研究智库。时代赋予我们重要的使命，我们必须

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增进中澳两国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友谊做出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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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谢谢陈老师接受我的访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的“后浪”，我们将不辜负黄源深老师和其他前辈们对我们的期望，继续努力

将我们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向前推进。

张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陈弘，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